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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绒花分外美丽

这是发生在胶东解放区的一个真
实的故事……

1947年仲夏，正是杏子泛黄、绒花
盛开的季节。鸡叫头遍，高主任就已等
在了村口。

“高主任！”民兵队长“二驴”闷声地
叫着，随后带仨伙伴已到了跟前。

“路条带了吗？”
“带了。每人还带了条口袋。”
“好，我们快走吧！”
昨天，高主任把村“妇救会”妇女们

做的一百多双军鞋收齐，赶了二十里路
送到了县民主政府。趁这机会，她给民
兵争取到一些武器，今天拿着营长的条
子，带人去兵工厂领。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
的人民好喜欢”……边赶路边听着村庄
里传来儿童团员们的阵阵歌声，田间地
头劳动者欢乐的笑声，高主任心里充满
了喜悦。心想：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其实，高主任知道国民党军队已向山东
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可并不知道已兵临
城下。为保卫胜利果实，此时此刻，胶东
军区解放军已向掖县、莱西、招远三地
交界处的郭家店、扒头张家、夏甸一线
山区秘密集结。

走到岔路口，再翻过西北面的小
冈，还有十里路就到兵工厂了。高主任
看看天，还未到半头晌，便招呼大家到
路边小树林吃点干粮歇会儿。

东边不远处走来两人，快到跟前，
看清是解放军，高主任忙上前打招呼。

两个解放军都是大高个。清瘦一点
的背着三支枪，对高主任招呼道：“嗨，
小嫚，你们在这干什么呀？”

“二驴”腾地站起来：“这是我们高
主任！”

“呵呵……高主任，失敬了。”
“来，大谭，我们也歇会儿。”
那个叫“大谭”的战士身体较结实，

肩上扛着一挺轻机枪，身上还背了四支
步枪。“好的副班长。”

等两名八路军取下身上的枪支，架
在路边树下。高主任才打量起副班长
来，清瘦的身材，英俊的脸庞，眉清目
秀，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穿在身上十分
合体。高主任把目光从副班长身上移开
说：“我们要去兵工厂领武器。”

“我说怎么都拿条口袋，装手榴
弹？”没等高主任回答，副班长又说：“我

们一路，去兵工厂修枪。”
高主任和副班长站在路边小声攀

谈着，得知是同乡后都非常高兴。大谭
却被大伙围了起来，他们仿佛像久别的
亲人，瞬间亲热、亲密起来。

“轰———轰———”几声巨响从东边
传来，笑谈声也戛然而止，望着不远处
山坡腾空浓烟，大伙顿时紧张起来。

副班长忙大声说：“别怕，是我们部
队在进行攻城爆破演练。大伙走吧！”

大伙都反应了过来，忙去抢过枪，
扛在肩上，自觉在大谭身后排成队，一
路向兵工厂行进。

副班长和高主任并肩走在前面，高
主任边走边不时仰脸看看副班长。忽
然，对面路上驶来一辆花轱辘马车，跑
到队伍跟前遇到一个泥坑，车一颠一
歪，车帮朝高主任身上砸了过来，高主
任来不及躲闪。副班长眼尖手快，一把
抓住胳膊，把她拽了过来。

好险！马车过后，高主任的心一阵乱
跳，觉得不好意思，脸颊一红，把头转到
一旁。好在副班长和大伙没有察觉，她才
长松一口气，迈开大步走到了头里。

兵工厂就在马连庄村东的一栋前
后四合套院里，过了小河就到。高主任
领到四个“铁西瓜”和15个手榴弹，因
还要回村组织妇女们开会，动员小青年
大参军，不能歇息，便带领大家往回撵。

副班长和大谭把武器一送到车间，
就在那儿帮忙干起活来，过了会儿才想
起高主任他们，忙去寻找，看看工厂里
没有，追出大门，喊：“高……主任……”

高主任刚趟过小河，听到喊声便停
住脚步。副班长顾不上脱鞋，从水中跑
过，气喘吁吁地掏出一个小本子，塞进
高主任背的粗布包里说：“就要打仗了，
多保重！”然后笑了笑，头也不回地迅速
返回了兵工厂。

忙到深夜，高主任回到家，点上豆
油灯，拿出副班长送的小本子细看。这
是一个用黄包装纸裁成，自己用针线装
订的、还没有写字的新本子，中间夹着
一朵绒花，闻闻，绒花仍有鲜香味儿。看
了会儿，瞌睡了，高主任合上本子，放在
胸口，吹熄灯，闭上眼睛，遐想着、微笑
着进入梦乡。

第二年又到仲夏。那天水沟头赶大
集，高主任在桥南头上坡拐弯处看到有
个年轻人很面熟。

“副班长！”
副班长回过头，也惊喜地脱口而

出：“高主任，怎么是你？”。
高主任笑着捋了捋头发走上前。一

年没见，两个年轻人倍感亲切。从上次
一别，两人都经历了战争的生死考验，
都在火与血的洗礼中成长成熟起来。

“大谭还好吧？”
副班长脸沉了下来，往西指了指

说：“去年八月在那次阻击战中牺牲了，
和牺牲的战友一块儿埋在北沙堤，他们
墓牌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沉默会儿，高主任又先开口：“那你
还好吧？”

副班长的脸由阴转晴，说：“我呀，
好啊，这不活着吗？”

片刻后，副班长苦笑着说：“阻击战
那天傍晚，部队撤退到七格庄继续阻敌
时，我也在战斗中负了重伤，被送到军区
后方医院，养了半年多。伤好归队后，老
部队要西进，因我体力不支，就把我留在
了独立团。这不，独立团又要归建十三
纵，首长就动员我转地方工作，在县委当
通讯员。哥哥姐姐都在咱队伍上，家里就
剩下老父亲和老母亲了。领导给了我几
天假，让回家看看。二驴呢？”

“二驴参军了。去年到兵工厂领武
器回来，就开始动员大参军，那次，俺村
一下有六个小青年戴上了大红花呢。”

两人越说越热乎，越说越兴奋，越
说心越近，仿佛这世界上就他们俩似
的。在一棵福榕树下，他们停了下来，到
岔道要分手了，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
呢。高主任抬头望着盛开的绒花，突然
问：“副班长，你……你有媳妇了吗？”

副班长不假思索地说：“像我这样，
打仗负过伤，不能干体力活了，家里的
地都种不了，哪家的嫚还愿意跟我呢？”

“你还记得去年送我的小本子吗？”
高主任话锋一转，说完望着副班长的眼
睛。副班长发觉后害羞起来，移开目光
低下头。

高主任靠前一步，很认真又很肯定
地说：“我大你一岁，是姐，要不……以
后就由姐照顾你吧！”说完直接伸手拉
住副班长的手。两个年轻人的手第一次
拉在了一起。

三年后，高主任和副班长手牵手，
幸福地走到了一起，从此，再也没有分
开过。 李勋修

高主任和副班长如今仍恩爱如初，幸福依然


